
編後話

本期的稿件內容較為廣泛，我們選刊了兩篇論學的文章，一是嚴學窘先生的《治學

態度及其方法>> ，一是蘇文權先生的<< (論語〉與青年》。前者是羅庸先生對治學之

方法及態度的意見，羅庸先生是當代大懦，所著《鴨他十講》行世以來，備受好

評。本港語文教育界不少是出於羅先生門下，近年中國語文科課程發展委員會更把羅先

生的《詩教論》選入本港的中學文學課程，對本港中國語文教學有一定的影響。蘇先生

也是香港語文教育界的書宿，這篇討論《論!語. ))的文章是一篇演講稿，針對了本港教

育的批漏，深入淺出地提出了一針見血的議論，是值得從事語文工作者深切反省的。

本刊自出版以來，深獲讀者支持，但限於經驗和人力，錯誤難免。本期刊登了王義

耀先生來信，指正上期論《海南遺老集》文章字句上的錯誤，十分感謝。此外上期頁的

介紹了邦新先生譯趟元任先生《中國話的文法)) ，昕攘資料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

社提哄的，並非丁邦新先生于攘，謹向丁先生及讀者致載。


